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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从 “经典造我”到 “我造经典”
———再论教科书研制的主体性特征

石　鸥，朱　琴

摘要：教科书是在用人类最有价值的知识和最伟大的思想育人。我们称这些知

识和思想为 “文化经典”。教科书对新生代的教育和引领，主要靠用经典、改经典、

造经典这三重机制来实现。“用经典”的关键是选择经典和 “标准化”理解并使用

经典，是 “经典造我”；“改经典”的本质是经典为我所用，“非标准化”理解、变

更与使用经典；“造经典”即塑造教育经典，把那些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度、很广泛

的接受群体与很明显的影响效果的作品及那些影响千千万的儿童、世世代代的儿童

的作品打造成教育经典，这是 “我造经典”的过程。教科书处理经典的机制，再次

显示了教科书研制绝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工作，而是具有强烈主体性特征的创新性

工作。当然，教科书对经典的处置，意义和风险并存，既可能完善经典，引领学生

向上向善，也可能歪曲经典，误导学生发展。不论是用、改还是造经典，教科书要

具备跨文化视域，既揭示出人类共通的精神追求，又体现中国独有的文化优势，使

我们的新生代走在更为正确、可靠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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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幼儿的发展，影响因素难以计数，其中

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与工具之一就是教育。教

育主要通过学校来实现，学校主要通过课程与教

学来实现，而课程与教学主要经由教师与学生，

通过教科书来实现。教科书不等于课程与教学，

但对于很多教师、广大学生来讲，无教科书则无

课程，难教学。教科书是最重要的教学材料，是

影响力最深远的教学资源，也是最有利于师生教

和学的工具。全美教育研究会１９８９届年刊以

“美国教科书和学校教育”为主题，提出的重要

观点是：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心脏，没有教科书

就没有学校。［１］ “在许多情形下，课程实际上就

取决于教科书。所以，课本如何编写，以及课本

上选用什么课文，在课程发展中有其非常重要的

意义。”［２］教科书是最能够系统浓缩并传播人类文

明精华的载体和工具。培养什么规格的人，培养

为谁所用的才，是教育的重要问题，也是教材的

价值鹄的。［３］什么样的教科书将决定什么样的年

轻人，什么样的民族未来、国家未来，甚至是人

类的未来。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与思想，面对漫

无边际的前行方向，没有教科书，很难想象人类

幼儿跌跌撞撞将走向何方。［４］

教科书能够引领新生代朝着社会所向往的目

标前行，主要依靠教科书这一独特的物质载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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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的人类文明精华。教科书是在用人类文明精

华，用人类最有价值的知识与最伟大的思想教育

人培养人。我们把人类文明的精华、把最有价值

的知识与最伟大的思想的物质载体统称为 “文化

经典” （以下简称 “经典”）。问题是，人类文

明，即便是精华是经典，也浩如星宇，教科书容

量乃微尘颗粒，要让教科书培育良善、推崇美

好，要让教科书启智增慧、培根铸魂，教科书到

底应该选择、使用哪些经典呢？教科书研制者选

择什么样的经典、如何使用经典、如何掌控经典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经典的价值，绝不是简单的复

制粘贴工作，而是一个复杂的运作过程，是自主

性突出的创新性实践活动。关于教科书研制的主

体性特征，我们已经从内容的选定、内容的结构

化、精致化处理等方面有所论及①，本研究将基

于教科书对经典的 “用”— “改”— “造”三部

曲，来分析教科书对经典的运用和掌控，从而进

一步探索教科书研制的主体性、创新性本质。

一、用经典———教科书对经典的 “标准化”

理解与使用

教科书内容主要是选择的，这是教科书的本

质特征，也是教科书文本和其他文本的重要区

别。教科书内容是也应该是由从浩如烟海的人类

文明中选取的极少量内容构成的。于是，一系列

选择性问题必须面对：谁来选择？选择什么？依

据什么来选？选得怎么样？……每个问题都是教

科书需要直面的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供

选择的人类文明浩瀚，但教科书容量有限，“在

不断更新而又范畴极为广阔的科学资料之中，我

们仅能选取其中一小部分”进入教科书，被选择的

内容只是人类文明之沧海一粟。［５］这 “沧海一粟”

显然应该是最有价值的知识。可是 “什么知识最有

价值？”这一斯宾塞之问成为百年教科书难题。

解决这一难题相对安全而有效的做法，就是

选择公认的文化经典，一个民族公认的经典，一

个国家公认的经典，甚至人类公认的经典。在

《现代汉语词典》中，经典是指 “有长久保存价

值，可作为典范或具有权威性的著作”［６］。 “经

典”一词最早可以在 《汉书》中找到：“周公上

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

相损。”［７］３２６３综合目前的权威共识，经典是指在

历史进程中留存和流传下来，代表某一时代的精

髓的知识、思想的文献著述，它们是民族的灵魂

和社会的精神源泉。经典是多维度的，不仅会出

现在文学领域，也会出现在哲学、艺术、科学、

宗教学、经济学、历史学，甚至教育学等各个领

域。经典既指具有重大意义与价值的事物，尤其

指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献著述，其思想性、艺术

性得到广泛认可，这是经典意义上的经典；经典

也指事物或行为本身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二者并

非同一。前者属于名词性质的经典，后者属于形

容词意义上的经典。“教材选用了 《论语》《岳阳

楼记》等经典。”此处 “经典”是名词，指具有

重大价值的文献著述或作品。“这是一段经典的

战争描写。”此处 “经典”是形容词，指很有影

响力、代表性的描写战争的文字。本文的 “经

典”主要指前者，是名词性质的以文献著述为主

但又不限于文献著述的事物，它们是人类最有价

值的知识和最伟大的思想的同义词。

经典具备强烈的典范性、思想性、权威性和

教育性，它天然具有教育价值，有些经典甚至可

以说和教育本质上是一体的。经典的功能在于人

的教化，有极大的模铸人的思想、引领人的行动

的文化力量。［８］ 《汉书》对 “六艺”的高度概括，

突出了经典的重要功能：“六学者，王教之典籍，

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

也。”［７］３５８９经典是用来明确自然规律、规整伦理，

达到清平世界的规范法则。可见，经典之所以能

被称为经典，正是因为它们蕴含了长久以来被认

可的影响人的观念与行为的教育价值。

由于经典具有无与伦比的教育价值，教科书

使用经典，让经典进教科书就成为教育界持久的

关注焦点和操作准则。从古至今、从中到外的大

量教科书，尤其是优质教科书，基本上都由经典

作品构成。在这一意义上，经典成就了教科书。

教科书因经典而屹立于众多的甚至是挑剔性的批

评中，因经典而总体上不负文化传承、创新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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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不负新生代教育和培养的使命。

问题是，随着人类知识包括经典作品的无限

增长，教科书容量的有限性和学生学习时间的恒

定性带来的压力越来越突出，学生知识经验的局

限性也直接影响对经典的选择与使用，导致教科

书只能选用极少量符合教育需求的、代表人类希

望的经典，引领人类幼儿沿着人类希望的路走，

走向人类希望的目的地。

这些代表人类希望的经典的重要价值之一，

是体现了人之为人的核心精神、体现了社会的基

本准则、体现了人类的共同理想，它们推崇爱心

善意、主张公平正义，它们反对杀戮、关心弱

者、向往和平，等等。在一定程度上，经典的这

些价值与特征超越了种族和文化差异，体现了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教科书之所以容量有

限而价值无限，教科书之所以被经典造就，就是

因为它们会尽可能地使用这一类公认的经典教育

人、培养人，培养社会满意、认同的新生代。

教科书的作用就是用经典的核心价值规范引

领学生发展。这一过程具有一般的正统意义，表

现出一定的普适性，是在标准意义上使用经典公

认的价值，也即 “标准化”理解经典并在此基础

上使用经典。所谓 “标准化”理解，是指对经典

的 “正解”、对经典的公认的权威的传统意义的

理解，是相对共性的理解，是绝大多数人接受、

认同并且自己也使用的理解———不论你是总统还

是护士，不论你是学者还是快递员。很显然，

“标准化”理解不是那种反常的、极端个人化的

理解，是视 《背影》为亲情描写的经典的理解，

而不是违反交通规则的案例的理解；是认同 《司

马光砸缸》中司马光机智、冷静素养的理解，而

不是当时没有那么大的缸的理解……这是典型的

“我注六经”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有些经典

完全可能会同时出现在中国和外国的教科书中，

可能会同时出现在过去和今天的教科书中，可能

会同时出现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教科书中，

如孔子的 《论语》、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曹雪

芹的 《红楼梦》，如柏拉图的 《理想国》、海明威

的 《老人与海》，如贝多芬的 《命运交响曲》、

达·芬奇的 《蒙娜丽莎的微笑》，等等。教科书

为了引领人类幼儿的前行方向，大多会不约而同

地选择、使用这一类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也比较

容易达成 “标准化”理解的经典。

教科书之所以运用经典的 “标准化理解”或

“正解”，这当然是因为经典的经典性要求，但更

是教科书育人目标的要求，是要充分发挥经典的

特定教育价值，实现育人的特定目标。二者体现

了高度的一致性。教科书需要的育人价值与经典

本身的经典性本质一致。教育需要培养学生坚忍

不拔、绝不放弃的精神，而 《老人与海》是达成

这一目标的较好选择之一。这就是教科书对经典

的选择与 “标准化”意义上的理解和应用。经典

不仅体现在它们的学术与艺术价值上，也体现在

它们提供的思想启示和教育意义上。教科书有经

典的加持，自身的经典性地位在上升，经典有教

科书为载体，其价值的光大几乎所向披靡。教科

书和经典的 “联姻”，重要性和重要性的叠加，

构建了人类独一无二的、重要性无以复加的文

本———教科书。这是 “含金量”极高的一种文本。

很明显，在这一精选和标准化理解与使用经

典的过程中，教科书关心的不是经典，而是经典

与育人的关系，是经典满足教育需求的可能性。

也正是因为教科书关心经典与育人的关系，教科

书选用经典，经典却不一定能进教科书。教科书

选用经典中符合教育需求的经典，一旦满足不了

这一目的，一旦不能最佳实现教科书的预期目

标，也许经典就会被舍弃，或者被改造、被重

构。主动权在教科书一方。

二、改经典———教科书对经典的 “非标准

化”理解与使用

在标准化意义上理解与使用经典，或 “正

解”经典，是教科书的一种 “程序正义”，是合

标准的正统做法，是以标准化的手段培养学生的

素养，引领人类幼儿向预期目标前行。

可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社会变革的新要

求下，对学生的引领，对学生某些素养的培育，

一下子找不到在标准化意义的理解与应用上非常

贴切的经典。于是，面对教育的需要、育人的需

要，教科书会采取一些非标准化的手段。这些非

标准化手段可以概括为改经典。以变更经典、

“别解”经典的手法来为我所用。

（一）改经典的内涵与类型

所谓 “改经典”，是一种依据教科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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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是育人的需要）来修改、使用经典的现

象，其本质是不完整使用或者是不按权威用法来

使用公认的经典。这是一种通过变更、改动、改

变经典的文本本身，以及对经典采取非标准化理

解与应用的手段，来教育人、引领人，以达成教

科书预期目标的做法。“改经典”包含两种亚型。

第一，改动经典。对经典进行删减、增补等

局部的、细小的但也许是重要的改动或修改，致

使经典的完整意义发生局部异变，产生新的意

义，这新的意义是教育者需要的，旨在培养学生

的某些素养或避免学生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以

达成预期目标。改动经典的经典案例当属朱自清

的 《荷塘月色》，此文长期稳居教科书中，但文

中 “又如刚出浴的美人”一句也长期从教科书中

删掉了，教科书不希望引起青春期学生的 “不必

要”的联想，成了 “净本”《荷塘月色》，以致大

多数人通过教科书熟悉的是没有这一句经典性表

述的 《荷塘月色》。①

第二，“非标准化”理解经典。主要指对经

典的 “非正解”“别解”，不用、放弃、背离正统

意义的、公认的、标准化的理解，按教育者的需

要来解释、理解经典，让经典为我所用，以达成

教科书育人的预期目标。如果说 “正解”“标准

化”理解经典，是 “我注六经”的过程，那么改

经典、“非标准化”理解、“别解”经典就是一种

典型的 “六经注我”的过程。“非标准化”理解

经典一般不会外显地变动经典本身，经典不会有

“外伤”，而是通过不一样的理解达成变更经典意

义的目的。在传统意义上，《木兰诗》突出的是

其所体现的 “孝”的品质。魏晋时期以孝治天

下，花木兰一直是 “孝”的象征，其大孝、大节

的事迹历代流传。唐朝为了彰显其事迹，追谥其

为 “孝烈将军”（位于木兰家乡河南省商丘市虞

城县的木兰祠供奉的就是作为 “孝烈将军”的花

木兰），彰木兰代父从军之孝，显木兰抗君守节

之儒家伦理。这是正解，是标准化意义的理解。

但在今日的教科书中，《木兰诗》多被视为 “爱

国”的经典作品，多被安排在教科书的 “爱国”

主题单元中。② 很显然，通过单元主题设置，教

科书 “非标准化”理解与应用了花木兰，让 《木

兰诗》从 “孝”往 “爱国”主题倾斜与移动。这

一 “非标准化理解”随着在教科书中的长时段的

不断强化，完全有可能成为 “标准化理解”并被

人们接受，从而重构了经典。

可见，一旦经典的价值与教科书需求不完全

一致，教科书的主体性就会凸显出来，它就会通

过特有 “别解”经典，使对经典的理解不同程度

地溢出经典本身。此时，教科书创新性地利用了

经典，以经典的面具表达自己想表达的思想，使

经典思想与价值有所异变。这一现象我们称为

“改经典”，是教科书研制主体性的又一重要

表现。

（二）改经典的具体运作机制

“改经典”的运作机制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 “有痕改动”。利用删减、增补、字体

加粗等强制性手段改动经典。我们曾经称之为

“修饰”或 “有痕创作”。［９］它对既定经典进行了

更改、变动，在主观上，这是一种精致化过程，

是对经典进行再经典的显性加工。最明显的 “有

痕改动”当属删、增、改。前述 《荷塘月色》

“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语句的删除即为典型。统

编初中语文教科书八年级上册茅盾的 《白杨礼

赞》将原文 “未开垦的处女土”［１０］修改为 “未开

垦的荒地”［１１］，也是一例。此类现象比较普遍。

对文字加黑加粗加大字号，也是对经典进行

改动的一种形式。黑体、粗体、下画线、换字体

等异样的文字符号，使一篇纸上的经典，有了另

样的理解。字体诱导或迫使读者注意教科书 （而

不一定是原作者）希望注意的内容。在一定意义

上，字体控制理解。字体的差别就是一种意愿的

加强，一种主体发声，有形有痕。通过这种形

式，教科书张扬了经典没有张扬或张扬不够的情

绪，强化了经典没有强化或强化不够的思想。

二是 “无痕改变”。通过非标准化的另类理

解、结构化处理、导读、注释、作业设计等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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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综合考虑，统编高中语文教科书改变了之前教科书的做法，在必修上册第十四课 《荷塘月色》中把 “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一句又重新加上。

如２００９年人教版语文教科书七年级下册、统编语文教科书２０１６年版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的单元主题均为 “爱国”，都选用

了 《木兰诗》。



手段改动经典。经典本身没有任何文字更改，但

主题发生了异变。比如，以单元化的方式驱使经

典为我所用，异变经典。前述把 《木兰诗》置于

“爱国主题单元”的做法就是典型。教科书没有

改动 《木兰诗》一个字，但它非常外显地引导了

读者对 《木兰诗》的理解，偏离了 “孝”“节”，

而指向 “爱国”，这也许是更大的改动。这一理

解符合教科书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今天

的主流文化，但也许偏离了 《木兰诗》本身的传

统主题。又如，把 《背影》从散文单元换到亲情

单元后，教育价值的重心就发生了明显的异变。

教科书研制的主体性不仅显现在对经典的选择

上，也显现在对经典的结构化组合中。结构是为

思想赋形的，它甚至能呈现教科书研制者的思

想，从中可以看到研制者的意图。《木兰诗》和

《背影》的单元设计即为典型。

控制 “无痕改动”的方式很多，除上述方式

外，还有注释的运用。教科书的注释能够封闭潜

在的意义，将某些意义在不知不觉中强加于教师

和学生。郁达夫的 《故都的秋》进教科书后，课

文的注释颇能让人玩味。早期注释中的作者简介

是 “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创造社发起人之

一”［１２］，后来是 “现代小说家、散文家”［１３］。去

掉了 “创造社发起人之一”。因为创作社在一段

时期里是一个有争议的文学组织。最后定性为

“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因在南洋从事抗日

工作，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７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

苏门答腊。１９５２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

命烈士”［１４］。从单纯的作家，到集作家和被日本

宪兵杀害的革命烈士于一身的作者身份的变化，

必定引起读者对其作品不同的阅读体验。可以想

象教师带领学生阅读既是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又

是革命烈士的作品那种慷慨激昂的场景，这是学

习单纯的小说家和散文家的作品所不可能有的、

迥然不同的场景。教科书没有变更作品一字一

句，但通过这类无痕操作，巧妙地挪动了师生理

解作品的路径，使师生获得了不一样的体验。

教科书使用看似柔性实则强势的阐释，通过

小小的更改甚至原文不改动的 “改动”，使经典

的意义失真于经典本质。这样做有可能直指教科

书的预设目标，吻合教科书的前置立场，用今天

的话来说，也许是素养导向或其他什么导向，主

观意向在前，对经典作合目标的理解，强制裁定

经典的意义。这再一次表明，教科书研制绝不是

简单的复制粘贴工作，而是自主性、创新性很强

的行为，也许教科书研制有 “戴着镣铐跳舞”的

性质，却仍然能跳出华丽的舞姿。

三、造经典———教科书形塑教育经典的价值

与优势

对儿童青少年的引领，最具影响力的肯定是

人类公认的经典。但用于中小学生，有些经典不

一定完全吻合教育意义的理路而难以走向预期目

标。当传统经典无法满足、即便改动经典也满足

不了教育需求时，教科书就会把目光转向他处。

为了培养特定社会的未来公民，对于某些特别需

要加强的素养，目前没有或没有发现很适宜的经

典，但面对特定年龄段的教育的需要、人才培养

的需要、国家意志在人才身上体现的需要，教科

书就会主动通过征用非经典作品来塑造经典。这

些原本还不那么经典的作品有的经试用发现不太

适合预期目标，很快就被淘汰了，有些作品试用

后发现很受欢迎，于是日益修改和完善，慢慢渐

显经典雏形，初具经典意义，最终成为育人意义

凸显的教育经典。这是塑造、锻造经典的过程，

千锤百炼之下，平凡而有潜质的作品，也能塑造

成代代流传的教育经典。在育人的复杂机制中，

不仅 “经典造我”，教科书因经典作品而出彩；

而且 “我造经典”，作品因教科书而蝶变为经典。

这就是教科书 “造经典”的基本含义。布鲁姆在

《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阐释，经

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１５］大

概就有这个意思。

目前教科书大量运用的经典主要体现了人类

比较泛在的价值诉求，如人民福祉、战争与和

平、人与人、爱与性等。对学生进行这类素养培

养也许不缺经典，但人类新生代的成长可能还有

一些素养的强化、在某些方向上的引领，要么缺

乏价值主题贴切和学习程度适宜的经典，要么教

科书没有发现本已存在于教科书之外的知识空间

中的适合育人目标达成的公认经典。此时，基于

育人的预期目标，教科书就会主动出手，塑造新

的经典。于是，司马光砸缸、龟兔赛跑、铁杵磨

成针，甚至爱迪生救母就有了存在的理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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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化的可能。

这又要回到何谓经典的讨论上来。如前述，

经典是历史文化、民族智慧、实践真理的体现，

主要 （但不限于）是指那些具备高度的典范性、

思想性、艺术性和权威性的著述。经典具有时空

性质，体现出一定的历史性、时代性甚至阶级

性。《辞海》对 “经典”的解释为：“一定时代，

一定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

“经典”是 “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

值”［１６］５０。所以，有宗教经典、艺术经典、文学

经典甚至 “红色经典”、传统文化经典等说法。

我们认为，经典不仅仅是最具审美意义的作品，

也包括那些具有最强的传播力度、最广泛的接受

群体与最明显的影响效果的作品。教育经典就属

于后者。它们的最大价值在于对学生心智发展的

深远影响，在于对未成年人的方向引领。它们也

许很难登正统经典的大雅之堂，它们也许压根就

没有办法和 《红楼梦》 《尤利西斯》相提并论，

但它们对孩子的影响力无与伦比，本质上也可以

说它们对人类的影响力无与伦比。 《尤利西斯》

能够与 “司马光砸缸”一样恒久吗？受 《红楼

梦》的影响和受 “龟兔赛跑”的影响的受众量，

差异之大，连比较的意义都没有。没错，《红楼

梦》《尤利西斯》内容的丰富度、思想的深刻度、

艺术的感染力等，也许是 “司马光砸缸”“龟兔

赛跑”之类的作品难以比拟的。但后者具有更强

的传播力度、更广泛的接受群体与更显著的影响

效果，它们是经典的教育经典。这类作品以其强

烈的影响力直接或间接地引领人类幼儿的发展方

向。它们对国家民族文化延续的意义完全可以比

肩那些象牙塔中的经典。正因如此，我们称这部

分作品为 “教育经典”。所谓教育经典，是指那

些对儿童发展具有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力、引领力

的作品，它们通俗易懂、意义深刻，尤为重要的

标志是，它们的影响面极大，受众极多。从这一

意义看，教育经典是影响千千万万的儿童、世世

代代的儿童的作品，同时也是儿童青少年普遍欢

迎的作品，是有最大程度的普及性、亲民性的

作品。

（一）教科书塑造经典的前提条件

塑造为我所用的经典是教科书研制突出的自

主行为。当然，教科书塑造教育经典并不是绝对

的无中生有，它一般需要三个方面的基础条件。

一是需要恰当的文献素材。比如，传统文化

中具有教育意义的典故，可以叙述成生动浅显的

教育故事，服务学生素养的培育。以 “铁杵磨成

针”培养持之以恒的品格，而 “龟兔赛跑”可以

让骄傲自满者警醒，“司马光砸缸”是急中生智

的恰当案例……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这类

作品逐渐被打造成了影响力无远弗届的教育经

典。这类教育经典相对容易锻造，因为它们的核

心内容已经是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已经得到

一定程度的认可。一旦稳居教科书中，成为教育

经典的可能性就大幅度上升。

二是需要具有经典潜质的作品。有些作品之

所以被广泛接受，能够成为经典，是由于它们本

质上切合了社会共识和民族共识，这种共识是一

个社会、一个民族在长时期逐渐形成的占主流的

一套态度、信仰、理想和梦想。换言之，是因为

它们本身具有经典的本体因素，也即作品本身的

内在因素有经典潜质，它们表达和反映的是民众

的所思、所想、所愿，读者能从作品中联想和触

及带有普遍性质而动人心弦的一般人生问题。这

类作品也许浅显，但浅显的内容有时深刻地揭示

了生活的复杂乃至人类共同的向往，蕴含了传统

文化深厚的精神力量。这些精神力量在当代社会

中依然熠熠生辉。

三是需要适合学生学习心理的作品。因为是

服务教育的作品，适应学生的学习心理是能否塑

造为教育经典的重要门槛。无论如何精致如何深

刻，不符合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的作品，总是很难

成为教育经典的。“教育经典”地位的确立主要

不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审美上的突出成就，而是一

种符合新生代成长需要的结果。因此，让学生

“悦读”，是教科书的永恒追求，当然也是教育作

品跨入教育经典的门槛。拉尔夫等人的研究表

明，受众一般更倾向于接受与他们的心理倾向兼

容的内容。［１７］为什么优质教科书是有声响的，是

有音韵美的，甚至是可以朗朗上口的［１８］，原因

之一就是这样的教科书能够激发孩子的学习兴

趣。在一定意义上，声响也能够影响理解、控制

理解。《海燕》一课的经典定型多少能够说明音

韵美的力量。高尔基的 《海燕》发表于１９０１年，

在我国有好几种译文，如：１９２２年瞿秋白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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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为 《暴风鸟的歌》；１９２９年韦素园以 《海莺

歌》之名，翻译了 《海燕》并收录在是年开明书

店版的 《黄花集》中；１９３２年瞿秋白以 《海燕》

取代了自己１９２２年以 《暴风鸟的歌》命名的译

本，收录在１９３３年出版的 《高尔基创作选集》

中。［１９］抗战时期，张西曼的译本命名为 《海燕

歌》，发表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的 《中苏文化》杂志

上。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梅溪的译文，名为 《歌唱

海燕》。［２０］６３当时认可度最高的是瞿秋白翻译的版

本。从１９２２年的 《暴风鸟的歌》到１９３２年的

《海燕》，瞿秋白的译本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认

可。１９３６年鲁迅将瞿译 《海燕》编入 《海上述

林》。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６日，在重庆高尔基逝世三

周年纪念会上，郭沫若亲自登台朗诵了瞿秋白翻

译的 《海燕》。［２１］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瞿秋白翻

译的 《海燕》被多次刊载在杂志报纸中，深受中

国读者的喜爱。一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瞿

秋白翻译的 《海燕》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权威

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中的 《海燕》

也还是瞿译本。［２２］１９５９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计

划编写新的通用教科书，准备选用高尔基的 《海

燕》，但计划不用现成的瞿译本，而是重新翻译。

现在尚不清楚当时决定放弃瞿译本，特请戈宝权

重译 《海燕》的主要理由。据戈先生回忆：“那

还是一九五九年七月的事。我接到人民教育出版

社来信，说他们决定选高尔基的 《海燕》作为高

中语文教材，希望我能重译。”“我当即根据俄文

重译了这篇 ‘战斗的革命诗歌’，译文经出版社

编辑部反复研究和推敲后，就印在当年十月出版

的中学语文课本里。”［２０］５５确实，至少在１９５９年

秋季高中语文第二册上，出现了戈译本。［２３］这之

后，到今天的统编本，稳居教科书中的 《海燕》

一直是戈译本。这也是几十年来全中国人最熟悉

的 《海燕》版本。那铿锵有力的 “让暴风雨来得

更猛烈些吧”更成了全民 “金句”（比较一下瞿

秋白的译本中的这一句：“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

罢！”）。［２４］深受郭沫若等知名作家喜爱的瞿秋白

译本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本文暂不论两个译本

的高低，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教科书特别看重

那些适合学生阅读热情和兴趣，兼具朗朗上口的

音韵美的优秀作品，并且会持续自觉地把它们打

造成教育经典。反过来说，这类优秀作品也最适

合打造成教育经典。

（二）教科书塑造经典的独特优势

教科书比其他手段更能够有效塑造经典，是

与教科书的独特优势密切相关的，教科书的独特

优势恰好又是作品经典化特别需要的支援性

因素。

教科书使作品具备最大程度的可得性，而作

品的可得性是作品经典化的前提性因素。可得性

是作品经典化的一个重要助力因素，犹如佛克马

和蚁布思所认为的，在影响经典构成的诸多因素

之中，文本的可得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１６］４９

几乎任何国家都出现过禁书、禁文，作品被禁，

主观上就是要切断其可得性。而教科书是最易获

得的文本。如果不是教科书，会有太多的人不知

道高尔基与 《海燕》，都德的 《最后一课》在中

国之所以几乎人人皆知，是因为稳居教科书近百

年。① 强大的社会力量使教科书人手一册、代代

供给的保障体系，任何文本都难望其项背。所

以，进了教科书，就相当于一只脚跨进了文化经

典的殿堂。

教科书使作品具有最大的阅读量，而作品的

阅读量是作品经典化的基本要求。这依附于第一

个条件。唯有可得易得，才具备阅读的可能。阅

读量直接检验作品被知晓被熟悉的程度。使作品

达到最大阅读量、最大的被知晓被熟悉程度的毋

庸置疑是教科书。教科书是读者最多的文本。用

今天的话来说，教科书是眼球注意力最集中的文

案。教科书几乎是全民阅读，没有什么文本比教

科书有更大的阅读群体。教科书的传播范围之

广、阅读程度之细，任何文本都难以匹敌。托托

西的研究认为，文学经典化的因素包括了文本、

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 （如

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政治等因素。［２５］这

里几乎任何因素都可以与教科书有关。

教科书对读者的影响是最柔韧而深远的，而

作品经典化的最大动因就是作品的影响力。千千

万万的儿童是在教科书学习中长大的。教科书是

最被精读的文本，这使人们对它的理解更为系统

·８２·

① １９２０年 《最后一课》进入教科书，一直到２０１７年统编教科书修订版 《最后一课》才退出，该文稳居教科书近一个世纪。



完整并相对收敛，进而使它的影响力相对集中，

不至于出现太多过度阐释的现象，比较其他文

本，教科书对新生代更有预期性、指向性的影响

力，柔韧而强劲。

教科书的三大优势，为它塑造经典提供了无

以匹敌的动力。教科书塑造经典的典型案例是

《故都的秋》。《故都的秋》今天已经是经典名篇

了。但发表于１９３４年的 《故都的秋》本身并不

是郁达夫的成名作，当时影响很小。出生于２０

世纪３０—６０年代的人，多不熟悉它。差不多在

发表后的半个世纪里 （１９３４—１９８１年），几乎沦

落到被遗忘的地步。１９３４年杨晋豪编的 《二十

三年度中国文艺年鉴》，收录了当年出版和发表

的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没有 《故都的秋》。杨晋

豪评价说，新进作家自不必说，就是有几位老作

家，如茅盾、鲁迅、郁达夫等，在本年度内也没

有什么东西产生出来。［２６］点名 “郁达夫” “没有

什么东西产生出来”，压根不把 《故都的秋》看

成值得收录的新产生的 “东西”。整个民国时期

有影响的文学文集，甚至郁达夫自己的文集、选

集、代表作，据考都没有收录 《故都的秋》。①

这是让人很难理解的。一直到１９８１年，《故都的

秋》才开始 “翻身”。是年，秦似主编的 《文笔

精华：中外名家笔下的景》［２７］和鲍霁编写的 《现

代散文百篇赏析》［２８］出版，两本书都收录了 《故

都的秋》。这可能是沉寂近半个世纪后 《故都的

秋》首次登台亮相。这以后逐渐引起关注。②

１９８４年５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高中语文

阅读文选》，收录了 《故都的秋》，该文首次进入

地方高中拓展教材。直到１９８８年，发表已半个

世纪、沉寂也半个世纪的 《故都的秋》，终于正

式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版高中 《语文》教科书第

二册，安排为一篇自读课文。这是 《故都的秋》

第一次正式进入全国通用教材。此后 《故都的

秋》逐渐成为语文教科书的必选篇目，至２０１７

年统编版，《故都的秋》成为高中语文必修 （上）

的精读散文，而且排序第一，朱自清的 《荷塘月

色》排其后为选读课文，同一单元的还有姚鼐的

代表作 《登泰山记》、苏轼的代表作 《赤壁赋》。

至今日，具有优质散文潜质的 《故都的秋》，通

过教科书的传播，升华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

成为尽人皆知的名篇。借助教科书，《故都的秋》

用３０年时间走完了自己的经典化历程。若从发

表之日算起，那是它发表９０年后的绚丽蝶变。

经过教科书的持续 “推送”，《故都的秋》的影响

力溢出了教育，新经典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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